
汤原县城南行 15公里，有一座百年古镇叫“竹
帘镇”。长长的松花江横亘在古镇前，滔滔的江水从
门前东流而过，也不知这样日复一日地流淌了多少
年。

我就曾在这座依山傍水的鱼米之乡竹帘古镇度
过了我快乐的童年时光。冬天在封冻的江面上打跐
溜滑、抽冰尜，跟在大人的后面拉着爬犁去到江对岸
的南山上砍柴；夏天在江水里洗澡，在“红卫河”里捕
鱼。

“红卫河”就在镇西 1公里处。在上世纪，这条
河上用一块块儿花岗石垒砌了一座长长的石拱桥，
连接着东西村落。两侧的桥头桩上石刻着“红卫
桥”，后来人们便管这条小河叫“红卫河”。

我们这群小孩子尤为喜欢这座石拱桥。夏天，
河水流急，我们便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桥基的桥孔里
面，下到河水里，一个猛子扎进去，就能漂到很远。
这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便开始比赛，看谁扎得更远，
看谁在河水里闷的时间最长。

“红卫河”河水是从汤旺河流淌过来的一条小支
流，在这里汇聚到松花江。因此有从松花江顶水而
来的各种江鱼，也有从小兴安岭山区顺汤旺河水流
下来的河石榴、柳根儿和山鲶鱼等冷水鱼。涨水的
时候，石拱桥两侧的桥孔便成为两侧回流的水洞，这
里的水面相对平静，鱼儿也就比较多，我们便顺着石
头缝隙摸鱼。想想这些有趣的事，一晃儿已逝去了
几十年。

玉米刚出红缨的时节，是河水最为汹涌的时
候。男人们便会嘱咐各自的婆娘照顾好自家孩子
们，千万不要来“红卫河”里洗澡、摸鱼。我生性胆儿
小，除了来这里洗澡外，就是跟在撒网人的后面，帮
他们捡捡鱼或是来看热闹。

在这里还有一种很古老的捕鱼方式，那就是用
搬撑子网鱼，是一种像大筛子一样的物件，用来网穿
钉子、胡罗子，将搬撑子的中间放一块儿豆饼，之后
把搬撑子网放入河水中，过上半个小时光景，抬起搬
撑子网，里面满是活蹦乱跳的各种小鱼儿和虾米。

看到别人用搬撑子网鱼很方便，于是我就不再
给人捡鱼了。便和弟弟一起作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搬
撑子。先将两根竹杆交叉绑好，并做成环形，再将一
块旧纱窗的四角分别绑在竹杆上，最后再找一根长
木杆做挑杆。这样，一个简单的搬撑子网就做好了。

可是还差鱼饵呀，没有鱼食也不行啊。这时便
想起了生产队。原来队里的牲口棚里有炒熟喂马用
的豆饼，我们便于夜间跳进生产队院墙，趁更夫睡着
偷出来一块儿豆饼。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心想
这香香的熟豆饼鱼儿肯定喜欢吃呀。

一切准备就绪。我背着撑子，弟弟扛着挑杆，几
个妹妹跟在后面，便径直奔向镇西的“红卫河”。

选在一处平稳的水面，河水不深也不浅，这样的
平稳水面鱼儿在此栖息，同时也不会将豆饼冲走。
于是便将这块豆饼放在撑子中间，用细铁丝绑好，用
挑杆挑起撑子，轻轻地放在河水里，我们便坐在岸边
上静静地等待了。

这种搬撑子网只能捕捞小鱼虾，像穿钉子、胡罗
子等等，但是每次网到最多的还是泥鳅鱼。在那个
吃不饱饭的年代里，不管啥鱼了，只要能捕到鱼儿就
行。

搬撑子放进河里，约有半个小时左右就能看到
放撑子的水面上有鱼儿游动的涟漪，涟漪波纹越大，
说明鱼儿就越多，这时就该立刻起网了，以免等鱼吃
饱就该跑掉了。起撑子时讲究“一轻二快”，“轻”就
是轻手轻脚，不能有声响；“快”就是要速度快，使搬
撑子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水面。

于是，我便双手紧握搬杆儿稳稳地站在岸边，将
半拉身子伸进水面，用力将撑子搬到了岸上，这些贪
吃的鱼儿便是我们今天的胜利成果了。

现在想想，我是在搬着撑子杆、相伴着江河水一
起玩大的！

网鱼时，我们中午几乎都是不回家吃饭的，在岸
上挖个地坑，放些干柴禾，点燃后上面放个小铝盆，
舀些江水架在上面，将网来的小杂鱼和盐巴放里一
起煮，来个江水炖江鱼，不一会儿功夫，鱼香味儿便
煮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还很馋呢。那个年代里没有味
素、也没有鸡精，顶多也就是放些野菜和咸盐，吃着
无比的香。已经多少年没有吃到那么香的“水煮鱼”
了，现在回想可能是那时肚里空，总是挨饿的缘故
吧。我记得每次都吃到舌头舔到盆子底，吃得那是
干干净净。

尝到了使用搬撑子网鱼的甜头，我们便在之后
的每个礼拜天、放暑假时都跑到石拱桥下捕鱼，有时
也到松花江边下网。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日子过
得都很拮据，我家人口众多尤为困难。看着妈妈把
我们捕到的小鱼儿炖得喷香，端到饭桌上，全家人围
在一起秃噜秃噜地喝着鱼汤，狼吞虎咽地吃着鱼，心
里的这份成就感真是难以言表。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已在汤原县城生活了
15个春秋。

几天前，我到竹帘镇下乡，路过这条“红卫河”，
可这座标志性的竹帘建筑石拱桥已然被一座新修的
水泥桥所替代，那座石拱桥的旧时代已然不在了。
真的好想再回到从前，回到桥下的搬撑子的那段捕
鱼时光。

本稿图片为本报资料片

“红卫河”畔
网鱼虾

□许敬山

用搬撑子网鱼。

55个古人类化石谱系表，上方竖着的小字是化石编号，代表每一个化
石样本。图中5个大组从左到右分别是：直立人族群、海德堡人/罗德西亚
族群人、尼安德特人族群、“龙人”族群、智人（现代人）族群——从这个谱
系表来看，“龙人”族群与现代人族群的关系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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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人”，我们失散
已久的“哥哥”

季强，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现任河北地质大学终身特
聘教授，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理事
长、常务理事，是我国古生物化石研
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我们研究分析后发现，‘龙人’
与我们智人的关系，比尼安德特人
（欧洲古人类）与我们智人的关系要
亲近得多，所以哈尔滨发现的‘龙人’
与我们智人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妈妈
——即在亚洲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季强教授介绍。“简单说，‘龙人’就是
现在已知的与我们智人（生物学分类
中人科人属下的唯一现存物种）最近
的亲属，是我们智人失散已久的哥
哥；推翻了之前普遍认为的已灭绝的
尼安德特人是我们智人最近的亲属
的结论，这一结论是颠覆性的。‘龙
人’头骨化石得出的研究成果，有可
能改写人类演化史的主要内容。”

“龙人”化石出在
东江桥

“龙人”化石是怎么发现的？季
强教授讲述，这枚头骨化石，来自一
位哈尔滨农民的捐赠。

2017年8月，季强教授逛广西桂

林的奇石市场，遇到一位农民在市场
上出售松花石、玛瑙等标本。由于季
教授担任过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经
常上电视，这位农民称在电视上见过
他，并称自己家有个珍藏了几十年的
人头化石，有意捐给博物馆收藏。

据这位农民说，当年侵华日军占
领哈尔滨后，曾在松花江上修桥，一
名中国劳工在修建桥墩时发现了这
枚奇怪的“人头”，便把它交给了负责
看管劳工的一位中国人。这位中国
人看到这枚“人头”长相奇特，便瞒着
日本兵把“人头”带回家，包裹好后藏
到院子里的水井中，并连夜用土把水
井填埋了。这位藏下“人头”的中国
人，正是季强现在见到的那位农民的
爷爷。在几十年守口如瓶的生活后，
老人在临终之际将“头骨”的事告诉
了儿孙。之后，儿孙继续在家务农，
农闲时做点小买卖，并一直想着把这
件古物捐给国家，直到偶遇季强。

季强教授表示，“这位老乡怎么
说我是如实转述，我无权考证这个故
事的真假。”虽然老人离世前并没有
告知这枚化石出土的具体地点，但如
果其讲述为事实，那这个地点在哈尔
滨只有一处——那就是 1932年开工
建造的、被哈尔滨人称为东江桥的滨
北公铁两用桥。这座桥 1934年 8月
全部完工通车。

2018年7月，季强教授实地考察
了哈尔滨市东江桥地区，初步认定，
这枚头骨化石应该产自松花江的河
沙沉积物中。随后，他们对这枚化石
进行了更详细的研究，通过稀土元
素、锶同位素等地质化学分析，认为
化石出土于哈尔滨地区约 13.8～
30.9 万年前的湖相沉积；利用铀系
法直接对化石测年得出，这个古人类
至少生活在距今 14.6 万年前。这
意味着，这枚突现于世的化石，是中
晚更新世（约100万～1万年前）保存
最完整的人类颅骨化石之一 。

为何把这块哈尔滨发现的颅骨
化石命名为“龙人”，季强教授表示，
命名主要基于领域内常用的地名命
名原则：“由于化石产自黑龙江省，所
以名称来自其中的‘龙’字。另一方
面，我在化石命名时，喜欢别人一看
到这个名称时就知道这是中国的化
石，简明易懂。”

14.6 万年前的“龙人”什么样？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季强、倪喜军等
专家还原了这块颅骨化石“龙人”的
模样：年龄在 40-50岁之间男性，身
高约1.85米，高寿且强壮，年轻时，是
典型的彪形大汉。季强教授介绍：

“‘龙人’的这个年龄不得了了，在古
人类里，平均年龄二三十岁，他这个
年龄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十岁的老
人。他很高、很壮、很凶，有如今北方
人的一些特点。”

在形态上，“龙人”混合了原始和
先进的特征，他的脑容量达 1420 毫
升，这个数值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
相仿，并大于直立人、弗洛瑞斯人、海
德堡人等已灭绝的人属成员。 虽然
他有个大脑袋，但低扁的坡状额头、
粗壮的眉弓、宽嘴和更大的牙都让他
看起来和现代智人有些距离。

“松花江流域是一个富饶之地，
一般来说，古人类生活，要选择依山
傍水的地方，这个地方要资源丰富。
那时松花江流域的气温，和如今差别
不大，温和且雨水充沛，资源丰富，生
活条件理想，足以养活这些古人类。
他们和智人一样，捕猎哺乳动物和鸟
类，采集果蔬，可能还捕鱼。”

再寻“龙人”
考虑到这块头骨主人的体型很

大，再加上其被发现的地点，季强、倪
喜军认为“龙人”可能已经适应了恶
劣的环境，这使他们能够分散在亚洲
各地。通过生物地理学模拟分析的
结果还表明：非洲是人类演化的扩散
之“源”，而亚洲则更多的是人类演化
之“汇”。

季强说：“近些年，人们在松花江
哈尔滨段采砂的时候，陆陆续续发现
了大量古生物化石，所以我有一个想
法：‘龙人’的类似化石，恐怕会继续
在松花江里发现。在‘龙人’生活的
同一时期的这个地方，我估计还有其
他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
人、智人，还有龙人与智人的亚洲那
个共同的祖先，他们都是同期生活在
一起的，这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我
们今后要做进一步的工作。我相信
以后在松花江、在哈尔滨，还是会有
新的发现。”

倪喜军表示，本次发表的论文是
对“龙人”的初步研究，之后还将开展
对化石的DNA、解剖学结构以及“龙
人”生存状态的研究。此次出土化石
的哈尔滨湖相沉积地层，此前并未受
到特别重视，且层位较深，不易发掘，
但现在已确认，这里包含了一些哺乳
动物化石，很有可能再发掘出类似

“龙人”的古人类化石。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季强教

授提供

季强教授（左）与龙人
化石复制品合影 。

龙人侧面。

““龙人龙人””化石的发现地化石的发现地，，哈尔滨的滨北公铁两用桥哈尔滨的滨北公铁两用桥，，左侧是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桥左侧是修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桥。。 张澍张澍摄摄

“龙人”化石的多角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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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细胞出
版社旗下综合性英文学
术期刊《创新》，以封面
故事形式同期发表了三
篇论文，来自中英的研
究人员报道了已知的最
大人属头骨化石——河
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
物馆馆藏的一块古人类
化石，即哈尔滨发现的

“龙人”头骨化石。上述
三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包
括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
季强，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研究员倪喜军，国际著
名的古人类学家、英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人类演
化研究中心人类起源方
向研究带头人克里斯托
弗·斯金格。

这三篇论文的相关
内容，被迅速以“科学家
在哈尔滨发现14.6万年
前新人种，命名为‘龙
人’”的新闻传播出去，
成为热点，频上热搜。

什么是“龙人”？“龙
人”什么样？发现“龙
人”的意义何在？就这
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笔
者采访了“龙人”化石的
发现者、研究者及命名
者的季强教授，请他解
读何为“龙人”。

““龙人龙人””形象复原形象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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